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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庭堅詩論和詩風的政治特色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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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考察江西詩人群的代表人物黃庭堅，探究其詩論和詩風的政治內涵。文章指

出，作為一位典型的儒士型、政治型的詩人，其詩歌涉及範圍甚廣，內政外交皆有識

見，批評王安石新法亦能切中要害，對新法的諷諫，偶呈激越不平的情緒。烏台詩案至

被貶黔州前，乃其詩風轉變的緩衝期，其詩風已呈奇崛瘦硬，用字用句朝著「無一字

無來歷」的方向進展，散文化特色消退，呈深晦的特色，詩寫得崛硬但並不激怒。由於

好用典故，不易解讀，其直接論政的力度有所減弱。而隨著黨爭的加劇，黃庭堅晚年對

政治呈冷感狀態，政治變化成為詩風轉向的一個原因。其後期詩歌主題變得極少正面

直涉政治，於詩藝上則更專注於詩法的探討，詩歌主要用以自抒性情來排遣情懷。 
 

關鍵詞：黃庭堅 諷諫 奇崛 詩法 自抒性情 

 

一. 引 言 

江西詩人群體是一個以追求詩藝著稱的創作群，成員大多為江西籍。政治上他們

反對新法，具有立場鮮明的特徵。這個詩人群體中，朝野人士俱有，可傳者計有二十

餘人。1 總體上，江西詩人群比蘇門詩人群和新黨詩人群表現出更自覺的詩技追求意

識，寫詩者雖多，但政治詩的總創作量卻少。當中以黃庭堅的政治詩數量最為突出，其

次是陳師道和較集中在宋室南渡後的陳與義、呂本中等。本文考察這個群體的代表詩人

黃庭堅，探究其詩論和詩風的政治內涵。 

 

二. 抱道而居：承祧風騷大旨 

黃庭堅〈書王知載朐山雜詠後〉一文比較集中地表達了他對詩歌性質及詩歌功能的

見解： 

詩者，人之性情也，非強諫爭於廷，怨忿詬於道，怒鄰罵坐之為也。其人忠信篤

                              

* 本文據哲學博士論文修訂，發表於宋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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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逢，遇物悲喜，同床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

堪，因發於呻吟調笑之聲，胸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比律呂而可歌，列幹

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為訕謗侵陵，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

之忿者，人皆以為詩之禍，是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 F

2 

黃庭堅認為詩是性情之物，熙寧變法以來，詩歌成為政爭的工具之一，「強諫爭於庭，

怨忿詬於道」，尤以蘇軾的詩，黃庭堅認為其天賦才情，令人欽佩，曾作有詩，詩題

〈子瞻詩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堅體，蓋退之戲效孟郊、樊宗師之比，以文滑稽耳。恐後

生不解，故次韻道之〉，贊蘇軾的詩藝云： 

我詩如曹鄶，淺陋不成邦。公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 

赤壁風月笛，玉堂雲霧窗。句法提一律，堅城受我降。 

枯松倒澗壑，波濤所舂撞。萬牛挽不前，公乃獨力扛。 

……F

3 

又將蘇軾較諸歷代名士如司馬相如、揚雄等，〈次韻王炳之惠玉版紙〉有句云： 

儒林丈人有蘇公，相如子雲再生蜀。 

往時翰墨頗橫流，此公歸來有邊幅。4 

但是亦同時指出蘇軾「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慎勿襲其軌也。」5 不客氣地指

出，其怒鄰罵坐，要非本色。認為詩者，需 「忠信篤敬，抱道而居」，發揮其溫柔敦

厚的詩教精神，使「聞者亦有所勸勉」。詩人罹禍，乃因為失去 「詩之旨」。從這一

點而言，又見黃庭堅的詩學觀點具有承續儒家詩教觀的色彩。這一詩學觀，亦帶出一個

重要訊息，即黃庭堅對詩歌的政治內涵和作詩者的情操是頗重視的，非只是耽游於詩藝

的純粹詩人，而是和歐、蘇等人一樣，亦一典型的儒士型、政治型詩人，只是論政方式

有所不同而已。 

學詩的對象，誠如吳淑鈿指出，「宋詩大家都是不例外地轉益多師而自成一家。自

王安石起，宋人最大張旗鼓去學習的，當然是杜甫，江西詩派甚至可視為學杜的潮

流。」6 對於杜甫詩，黃庭堅確實推崇備至，圍繞其詩歌政治內涵的論述頗多，見〈次

韻伯氏寄贈蓋郎中喜學老杜詩〉： 

老杜文章擅一家，國風純正不欹斜。 

帝閽悠邈開關鍵，虎穴深沈探爪牙。 

千古是非存史筆，百年忠義寄江花。 

                              

2. 黃庭堅著，劉琳等校點：《黃庭堅全集‧正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卷25，頁666。  

3. 黃庭堅著，任淵注：《黃庭堅詩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第1冊，卷5，頁191-192。 

4. 黃庭堅著，任淵注：《黃庭堅詩集注》，第1冊，卷8，頁287-288。 

5. 黃庭堅著，劉琳等校點：《黃庭堅全集‧正集》，卷18，〈答洪駒父書〉，頁474。 

6. 吳淑鈿：《近代宋詩派詩論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第二章第二節，頁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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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知有意升堂室，獨抱遺編校舛差。7 

所謂「國風純正」云云，對其雅正之風特別看重，而對於其「百年忠義」，顯然也是站

在儒家的立場看杜甫的人格修養，又其 「千古是非存史筆」云云，則點出杜詩具有政

治內涵的 「詩史」特色。「老杜雖在流落顛沛，未嘗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陳時事，句

律精深，超古作者，忠義之氣，感發而然。」8 正指出杜甫不忘君恩的憂國情懷。此可

見黃庭堅的承祧杜詩，又非唯以詩法而言。 

又〈老杜浣花溪圖引〉云： 

拾遺流落錦官城，故人作尹眼為青。 

碧雞坊西結茅屋，百花潭水濯冠纓。 

故衣未補新衣綻，空蟠胸中書萬卷。 

探道欲度羲皇前，論詩未覺國風遠。 

干戈崢嶸暗宇縣，杜陵韋曲無鶏犬。 

老妻稚子且眼前，弟妹飄零不相見。 

此公樂易真可人，園翁溪友肯卜鄰。 

鄰家有酒邀皆去，得意魚鳥來相親。 

浣花酒船散車騎，野牆無主看桃李。 

宗文守家宗武扶，落日蹇驢馱醉起。 

願聞解鞍脫兜鍪，老儒不用千戶侯。 

中原未得平安報，醉裏眉攢萬國愁。 

生綃鋪牆粉墨落，平生忠義今寂寞。 

兒呼不蘇驢失腳，猶恐醒來有新作。 

常使詩人拜畫圖，煎膠續弦千古無。9 

同樣是一篇對杜甫充滿禮贊的詩作。詩也是從國風的的角度來評論杜詩，講述杜甫流落

錦官城之際，依然抱有「探道欲度羲皇前，論詩未覺國風遠」的胸懷，突出杜甫並不為

自己一時安定而忘卻天下，「中原未得平安報，醉裏眉攢萬國愁」句，指出杜甫始終表

現出憂國憂民的情懷。只是「忠義」空剩下寂寞，報國無門。 

對於杜甫詩在北宋中後期備受推崇，可進一步從政治方面找到解釋，這裏略加引

論。歐陽修、王安石、蘇軾等重要詩人對杜甫推崇備至，而「杜甫現象」在北宋中後期

正可視為宋代詩人對詩歌內涵的更明確要求，可視為詩文革新運動後，北宋詩人認為詩

歌應該表達儒家政教觀的最佳注腳。 

關於杜詩的詩史內涵，學者多有論述。10 從政治角度看，對杜甫的推崇在北宋亦是

                              

7. 黃庭堅著，任淵注：《黃庭堅詩集注‧外集》，第5冊，補卷4，頁1706。 

8.《潘子真詩話》引黃庭堅語，見郭紹虞（1893-1984）：《宋詩話輯佚》（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3l0。 

9. 黃庭堅著，任淵注：《黃庭堅詩集注‧外集》，第4冊，卷16，頁1341-1343。 

10. 參楊義（1946-）：《李杜詩學》（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年），頁475-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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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詩歌——政治」現象，說明在詩文革新後對杜甫的接受程度緊跟韓愈之後，從中

可見北宋中期詩歌追求的一個側重點。 

綜觀杜甫的詩，其憂國憂民的政治關懷體現無遺，「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

理想、「一飯不忘君恩」的忠君之情，正是其感動北宋詩人的核心原因。蘇軾評曰：

「古今詩人眾矣，而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

歟。」11 王安石作詩〈杜甫畫像〉贊曰：「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颼

颼。傷屯悼屈止一身，嗟時之人我所羞。所以見公像，再拜涕泗流。推公之心古亦少，

願起公死從之遊!」12 他在選杜、評杜與仿杜方面，成績突出，13 是造成北宋中後期杜

詩地位驟升的關鍵人物。誠如當代學者所指出：「宋人對杜詩藝術的高度推揚則越來越

趨於一致，類似承前啟後、總萃諸家、集大成的評價使杜詩真正成為唐詩的最經典範

式。」14 回視杜甫詩作，其最感人的詩篇幾乎無不是在憂患意識中鑄成。〈兵車行〉、

〈三吏〉、〈三別〉、〈春望〉等等，所表現出來的政治關懷意識和宋型詩人有其異代

共鳴的效力。而杜甫表現出忘懷個人得失的偉大胸襟，這在北宋中後期廣泛引起詩人的

共鳴也並非出於偶然。 

清人田雯所云極是：「今之談風雅者，率分唐、宋而二之。不知杜、韓海內俎豆久

矣。梅、歐、王、蘇、黃、陳諸家，亦無不登少陵之堂，入昌黎之室。」15 杜詩（韓

詩）沾溉宋代詩壇，其中政治內涵淵源亦深矣。 

黃庭堅〈大雅堂記〉載： 

由杜子美以來四百餘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時輩，未有升子

美之堂者，況室家之好邪！余嘗欲隨欣然會意處，箋以數語，終以汩沒世俗，初

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於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

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然入

其門邪！故使後生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使後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說而求

之，則思之過半矣。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

魚蟲，以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16 

紹聖初年，黃庭堅被新黨以「修史多誣」的罪名，貶移黔州安置。此時，黃庭堅政治上

受過挫折，促使他轉而更關心詩歌的技法（見〈答洪駒父書〉：「老夫紹聖以前，不知

                              

11.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10，〈王定國詩集敘〉，頁318。 

12. 王安石著，李壁注，李之亮補箋：《王荊公詩注補箋》（成都：巴蜀書社，2002年），卷13，頁237。 

13. 參王晉光：〈隔代追慕：選杜、評杜與仿杜〉，載《王安石八論》（臺北：大安出版社，2006年）。 

14. 參谷曙光：〈藝術津梁與終極目標——韓愈作為宋人學杜的藝術中介作用〉，《杜甫研究學刊》，總第 83

期（2005 年 1 期），頁 35-36。 

15. 田雯：《古歡堂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24 冊），卷 16，頁 6；又參趙翼：《甌北詩話》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云：「以文為詩，自昌黎始，至東坡益大放厥詞，別開生面，成一

代之大觀。」卷 5，頁 56。 

16. 黃庭堅著，劉琳等校點：《黃庭堅全集‧正集》，卷16，頁437-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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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章斧斤，取舊所作讀之，皆可笑。」）這和蘇軾由嘻笑怒駡到絕口不談新政的巨大

轉變有所不同，在紹聖前黃庭堅對於詩歌風格的看法屬溫柔敦厚一脈，歷經烏台詩案的

有驚無險和修史罹禍後，更堅定了這看法。他指出，自從杜甫以來，四百年間斯文委

地，「大雅之音」不傳，「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堂者」。其觀點不盡中肯客觀，抹殺

了如王、范、歐公等人的業績，但從側面可得知黃庭堅所追求的詩歌風貌，亦可得知 

「杜甫現象」的熾熱和黃庭堅的推崇是分不開的。而從其立意，始終圍繞「《國風》、

《雅》、《頌》」闡發，認為非深曉風騷之學是難體會杜詩的 「大旨」的。世人學杜

詩不得其法，「取其發興」，專注其詩藝，殊不知「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於文」，而

正因為無意而意自至。也就是說，杜詩的高處在於內涵(包括政治等方面)和藝術技巧達

到高度的統一，並非純粹以雕琢為能事。 

 

三. 動而中律：平穩而乏強諫 

回到黃庭堅的詩論。關於諷諫問題，黃庭堅所排斥的是「強諫」，不怨不怒的諷

諫，只要符合詩歌要求的「雅正」即可。因為崇尚不怨不怒的詩風，故他對詩人本身也

有所要求，其〈胡宗元詩集序〉謂： 

士有抱青雲之器，而陸沉林皋之下，與麋鹿同群，與草木共盡，獨托於無用之空

言，以為千歲不朽之計。謂其怨邪，則其言仁義之澤也；謂其不怨邪，則又傷己

不見其人。然則其言，不怨之怨也。夫寒暑相推，草木與榮衰焉。慶榮而弔衰，

其鳴皆若有謂，候蟲是也；不得其平，則聲若雷霆，澗水是也；寂寞無聲，以宮

商考之則動而中律，金石絲竹是也。唯金石絲竹之聲，《國風》《雅》《頌》之

言似之；澗水之聲，楚人之言似之；至於候蟲之聲，則末世詩人之言似之。今夫

詩人之玩於詞，以文物為工，終日不休，若舞世之不知者，以待世之知者。然而

其喜也，無所於逢；其怨也，無所於伐。能春能秋，能雨能暘，發於心之工伎而

好其音，造物者不能加焉。故余無以命之，而寄於候蟲焉。17 

據此文獻，得知黃庭堅認為，創作主體即使懷才不遇，寄情於詩也不應怨天尤人。他認

為那些怨鳴的詩只是「末世詩人之言」，把得失看得太重。一位有涵養的詩人，應該像

金石絲竹那樣，「動而中律」，具有優雅的從容風度，符合儒家溫柔含蓄的旨趣。這一

點，和他不主張強諫的追求也是一致的。對於當時「詩人之玩於詞，以文物為工」的情

況不敢苟同，又可見其對詩之「有為而作」的重視，非唯宣洩個人喜怒而已。 

黃庭堅在變法問題上，和司馬光等舊黨觀點一致，持保守態度，對新法能以事論

事，不挾意氣；其詩風所呈現的積極當下精神如同王禹偁、范仲淹等詩人；但相較於蘇

軾論政詩而言，其詩風在中前期已顯露出相對平穩而乏「強諫」的特色。 

黃庭堅在踏入仕途之初，敢於批評和議論時事，而且詩風流暢明白，散文化突出，

                              

17. 黃庭堅著，劉琳等校點：《黃庭堅全集‧正集》，卷15，頁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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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和經歷仕途挫折後專注於詩法有所不同。試見其〈流民歎〉： 

朔方頻年無好雨，五種不入虛春秋。 

邇來後土中夜震，有似巨鼇複戴三山遊。 

傾牆摧棟壓老弱，冤聲未定隨洪流。 

地文劃劙水觱沸，十戶八九生魚頭。 

稍聞澶淵渡河日數萬，河北不知虛幾州。 

累累繈負襄葉間，問舍無所耕無牛。 

初來猶自得曠土。嗟爾後至將何怙。 

刺史守令真分憂，明詔哀痛如父母。 

廟堂已用伊呂徒，何時眼前見安堵。 

疏遠之謀未易陳，市上三言或成虎。 

禍災流行固無時，堯湯水旱人不知。 

桓侯之疾初無證，扁鵲入秦始治病。 

投膠盈掬俟河清，一簞豈能續民命。 

雖然猶願及此春，略講周公十二政。 

風生群口方出奇，老生常談幸聽之。18 

此詩寫於熙寧二年（1069），當時黃庭堅年方三十五，任汝州葉縣尉。詩中陳述對天災

與政事的看法。針對王安石認為「天變不足畏」的言論，黃庭堅認為天道雖不可知，但

是對政事是具有昭示意義的，人們應順應自然之道。據《宋史》 19 載，熙寧元年

（1068），水災、地震連連，京師更是數度地震，百姓流離失所。詩始以描寫旱災情

景，繪影繪聲，歷歷在目；接著指出災情告急，閒田未足供給種植，希望君主明詔，祈

福消災；同時指出，天災亦繫乎人事，其中所用 「桓侯」典故，意謂關鍵在於用人得

法，並指出新法的其中一項不足在於「以鐵龍爪治河」。 

熙寧變法期間，王安石以《周禮》為據，頒佈天下，獨行己志，黃庭堅勸導為政者

應多聽忠言，方能為天下蒼生謀得真正的福祉。此詩指陳時弊，用字用句不事雕琢，文

從字順，而且意思明確，容易明白，是黃庭堅典型的前期詩作。 

又見其〈對酒歌答謝公靜〉一詩，節錄如下： 

我為北海飲，君作東武吟。 

看君平生用意處，瀟灑定自知人心。 

南陽城邊雪三日，愁陰不能分皂白。 

摧輪踠蹄泥數尺，城門晝閉眠賈客。 

移人僵屍在旦夕，誰能忍饑待食麥。 

                              

18. 黃庭堅著，任淵注：《黃庭堅詩集注‧外集》，第3冊，卷1，頁765-766。 

19. 參脫脫：《宋史‧神宗本紀》，第2冊，卷14，頁268-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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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憂天下自有人，寒士何者愁填臆。 

民生正自不願材，可乘以車可鞭策。 

君不見海南水沉紫栴檀，碎身百煉金博山。 

豈如不蒙斧斤賞，老大絕崖霜雪間。 

投身有用禍所集，何況四達之衢井先汲。20 

此詩寫於元豐元年（1078），當時王安石新法正進行得如火如荼，這首詩批評均輸法對

百姓生活造成困擾。熙寧二年（1069）七月，為了增加國庫積蓄及避免商人屯積居奇，

新法始在淮、浙、江、湖等六路設置轉運使，按「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的原則，處理

地方上供的貨品。此項新法原意本好，既可省勞運之費，又可減輕人民受到剝削。但在

實際運作中，卻造成地方官吏和商賈爭利的惡果，商賈活動幾近於停息。詩中寫道，本

是忙碌的白天，卻「城門晝閉」。百姓安居樂業，本應該是吏事的重心，但卻沒有得到

應有的重視。「豈如不蒙斧斤賞，老犬絕崖霜雪間」句，化用「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

不可勝用也」21 的意思，意謂假如用人得當，不愁無可用之資。但是，官員塞責，不思

有為，上諫言者反而蒙受「斧斤之禍」，22 於是產生不如老於荒山、碌碌無為以盡天年

的思想，這裏暗用《莊子》「無用而大用」23 的典故。凡此，可見黃庭堅「以才學為

詩」的特色。詩歌內涵可堪吟詠，但乏强諫的議政之風。 

 

四. 緊扣政事而呈晦澀難解 

黃庭堅對詩法的探討下過一番苦功。其〈答洪駒父書〉云： 

寄詩語意老重，數過讀不能去手，繼以歎息。少加意讀書，古人不難到也。諸文

亦皆好，但少古人繩墨耳。可更熟讀司馬子長、韓退之文章。凡作一文，皆須有

宗有趣，始終關鍵，有開有闔，如四瀆雖納百川，或匯而為廣澤，汪洋千里，要

自發源注海耳。老夫紹聖以前，不知作文章斧斤，取舊所作讀之，皆可笑。 

…… 

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

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

丹一粒，點鐵成金也。24 

                              

20. 黃庭堅著，任淵注：《黃庭堅詩集注‧外集》，第3冊，卷3，頁825-827。 

21.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梁惠王上〉，頁203。 

22.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告子上〉又云：「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

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苦彼濯濯也。」頁330。 

23. 莊子著，孫海通譯注：《莊子‧逍遙遊》（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有載：「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

樹，人謂之樗。其大本臃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捲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

無用，眾所同去也。』莊子曰：『……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漠之野，彷

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內篇，頁17-18。 

24. 黃庭堅著，劉琳等校點：《黃庭堅全集‧正集》，卷18，頁474-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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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概述多讀書的好處，認為作文「『皆須』有宗有趣」，有源有始；後段謂杜甫和韓

愈的詩句「無一字無來處」，強調讀書的重要性。又云： 

所寄詩多佳句，猶恨雕琢功多耳。但熟觀杜子美到夔州後古律詩，便得句法簡易

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無斧鑿痕，乃為佳

作耳。25 

其所推崇的是「不煩繩削而自合」、「更無斧鑿痕」的詩歌，即「天然去雕琢」，簡易

而能達到「大巧」、平淡而能見乎「高」「深」的境界。「好作奇語」之弊他頗有認

識，認為歐蘇等人沒有此毛病，尤其能較客觀地對於王安石詩歌作出肯定，更見其不因

人廢詩的心胸。但是，應該指出，黃庭堅在具體創作實踐中，並未能完美地達到設想的

由「技」而進乎「道」的境界，又由於政治上的遭遇所促動和理學的影響，26 致使他轉

而把過多精力花在學問和參禪方面，其涉及論政的詩歌，詩風亦出現深晦難解的毛病。 

元豐五年（1082）所寫〈二月二日曉夢會於廬陵西齋作寄陳適用〉和〈上大蒙籠〉

有關賦鹽政策的兩首詩，也突顯黃詩緊扣時事的特色，但已呈晦澀特徵，時乃烏台詩案

發生兩年後，雖然黃庭堅並沒有如蘇軾受到牢獄之災，但精神上亦備受困擾，詩風有一

定的變化，直至貶黔州後，詩歌轉向更為清晰。試見詩中所云： 

燕寢著爐香，愔愔閑窗闥。夢到郡城東，笑談西齋月。 

行樂未渠央，苦遭晴鳩聒。江郡梅李白，士女嬉城闕。 

聞道潘河陽，滿城花秀髮。頗留載酒車，共醉生塵襪。 

想見舞餘姿，風枝斜蠆髪。鄙夫不舉酒，春事亦可悅。 

雨足肥菌芝，沙暄饒筍蕨。海牛壓風簾，野飯熏僧缽。 

飽食愧公家，曾無助毫末。勸鹽推新令，王欲惸獨活。 

此邦淡食傖，儉陋深刺骨。公囷積丘山，賈豎但圭撮。 

縣官思乳哺，下吏用鞭撻。正恐利一源，未塞兔三窟。 

寄聲賢令尹，何道補黥刖。從來無研桑，顧影愧簪笏。 

何顏課殿上，解綬行采葛。27 

 

黃霧冥冥小石門，苔衣草路無人跡。 

苦竹參天大石門，虎迒兔蹊聊倚息。 

陰風搜林山鬼嘯，千丈寒藤繞崩石。 

清風源裏有人家，牛羊在山亦桑麻。 

向來陸梁嫚官府，試呼使前問其故。 

                              

25. 黃庭堅著，劉琳等校點：《黃庭堅全集‧正集》，卷18，頁470-471。 

26. 參閻福玲：〈宋代理學與宋代文學創作〉，載張高評編：《宋詩綜論叢編》（高雄：麗文文化事業，

1993年），頁609-626。 

27. 黃庭堅著，任淵注：《黃庭堅詩集注‧外集》，第4冊，卷10，頁1097-1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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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冠漢儀民父子，吏曹擾之至如此。 

窮鄉有米無食鹽，今日有田無米食。 

但願官清不愛錢，長養兒孫聽驅使。28 

論其詩風，因為所指之事皆為實處，詩顯得質實，而乏輕靈之態，讀來亦有點拗口。誠

然，詩歌關切時事是值得推許的，但如何把「質實」的詩材入詩而使詩歌不至於徒具詩

的形式並不容易。北宋中期以後，詩歌的散文化、議論化已很突出，又加上以學問為詩

等詩法的漸成，宋詩新變的客觀條件複雜多了，如何在一首作品中不失美感而又具政治

內涵不是容易的事。對於這兩首詩而言，因為主旨明確，不求之考證的材料還能曉以用

字用意的內涵。但如下引的的〈己未過太湖僧寺得宗汝為書寄山蕷白酒長韻詩寄答〉，

就較難了，試細讀其詩： 

從學晚聞道，謀官無見功。早衰觀水鑒，內熱愧鄰邦。 

比鄰有宗侯，治劇乃雍容。摩手撫鰥寡，蒿碪磔強梁。 

桃李與荊棘，稱物施露霜。政經甚縝密，私不蚍蜉通。 

…… 

一錢氣不直，白梃及父兄。簪筆懷三尺，揖我謂我臧。 

向來豪傑吏，治之以牛羊。我不忍敵民，教養如兒甥。 

荊雞伏鵠卵，久望羽翼成。訟端洶洶來，諭去稍聽從。 

尚餘租庸調，歲歲稽法程。按圖索家資，四壁達牖窗。 

揜目鞭撲之，桁楊相推掁。身欲免官去，駑馬戀豆糠。 

…… 

味溫頗宜人，芼以石飴薑。舉杯引藥糜，詠詩對寒江。 

寄聲甚勞苦，相思秋月明。我邑萬戶鄉，其民資嚚凶。 

欲割以壽公，使之承化光。反以來壽我，中有吞舟鯨。 

銅墨俱王命，職思慰孤惸。何時賭一擲，燒燭咒明瓊。 

…… 29 

這首詩的詩意有點費解，這裏不打算細究其句意，純從寫作技法而言，其用字用句，都

間流露出「好奇尚硬」、「點鐵成金」的追求，隨意所見，有些字句更是生僻罕見，人

工痕跡明顯。當然從另一面來說，亦說明黃庭堅讀書甚博。詩本講究如行雲流水，一氣

呵成，但這首詩給人以相對凝滯的感覺。北宋後期的很多傾向於以才學為詩的詩歌，事

實上和普羅讀者的認知能力是越離越遠。筆者曾作過比擬，北宋詞到周邦彥之時，先後

經「元豐被眷」、「元祐被貶」、「紹述漸隆」、「清真寡欲」的四個階段，30 其詞風

                              

28. 黃庭堅著，任淵注：《黃庭堅詩集注‧外集》，第4冊，卷10，頁1125-1126。 

29. 黃庭堅著，任淵注：《黃庭堅詩集注‧外集》，第4冊，卷11，頁1131-1134。 

30. 參沈松勤：《詞家之冠—周邦彥傳》（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二章至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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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走向典雅化及格律化，下句用字，皆有法度，呈人力勝天工之貌，這涉及的因素當

然相當複雜，但詩詞技藝的突出進展先後出現於此一時期，政局的變化對創作主體造成

的磨難，致使他們把注意力轉移，應是共同的因素之一。 

元祐元年（1086），黃庭堅曾作有〈次韻王荊公題西太一宮壁〉兩首六言詩，其一

謂： 

風急啼烏未了，雨來戰蟻方酣。真是真非安在？人間北看成南。31 

此詩借寫景寓意新舊黨爭，首兩句寫眼前景，藉風雨欲來之際、蟻蟲爭穴而居的情景，

暗寓政治風波險惡；兩句看似平平無奇，卻嵌用了《述征記》「銅烏觀風」及《易林‧

震之騫》「蟻蟲爭穴」典故，化用而了無痕跡，殊為可貴；後兩句平白如話，卻蘊含豐

富哲理，用《莊子‧齊物論》「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

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32 意謂是非顛倒，黑白不分。 

又見〈同堯民遊靈源廟廖獻臣置酒用馬陵二字賦詩〉其一云： 

靈源廟前木，我昔見拱把。七年身屢到，鬱鬱蔭簷瓦。 

春風響馬銜，並轡客瀟灑。更願少尹賢，置酒意傾寫。 

齋堂有佳處，花柳輕婭姹。蓮塘想舊葉，稻畦識枯苴。 

開關撫洪河，黃流極天瀉。憶昔武皇來，系璧沈白馬。 

從官親土石，繈負至鰥寡。空餘瓠子詩，哀怨逼騷雅。 

白圭自聖禹，今誰定真假。晁子發讜言，聖功諒難亞。 

排河著地中，勢必千里下。移民就寬閑，何地不耕稼。 

此論似太高，吾亦茫取捨。有器可深川，吾未之學也。33 

此詩作於紹聖元年（1094），題目所示，乃黃庭堅遊靈源廟所作，詩中對於朝廷推行的

農田水利法提出批評。據《宋史》載：「庭堅書『用鐵龍爪治河，有同兒戲』。至是首

問焉。對曰：『庭堅時官北都，嘗親見之，真兒戲耳。』凡有問，皆直辭以對，聞者壯

之。」34 當知此詩直接諷刺王安石以鐵龍爪疏治河道的政策之不是。詩以景起，次述武

帝傾力治河無功而還，徒剩作〈瓠子詩〉以賦其情，詩人借此典故諷喻神宗「用鐵龍爪

治河，有同兒戲」。最後再言其結果，由於治不得法，「勢必千里下」，氾濫成災。此

詩抨擊時弊，寫得崛硬但並不激怒，當時黃庭堅年屆五十，詩風已顯出老成之貌。其用

字用句正朝著「無一字無來歷」的方向進展，散文化的特色消退，因而讀來有點費解，

說明在烏台詩案後、貶黔州前，其詩風已呈深晦的特色。 

又其第二首云： 

                              

31. 黃庭堅著，任淵注：《黃庭堅詩集注》，第1冊，卷3，頁146。 

32. 莊子著，孫海通譯注：《莊子》，內篇，頁31。 

33. 黃庭堅著，任淵注：《黃庭堅詩集注‧外集》，第3冊，卷6，頁937-938。 

34. 脫脫：《宋史‧黃庭堅傳》，第37冊，卷444，頁13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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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河壯觀遊，太府佳友朋。春色挽我出，東風如引繩。 

昏昏版築氣，王事始繁興。大堤如連山，小堤如岡陵。 

增卑更培薄，萬杵何登登。憶昨河失道，平原魚可罾。 

田菜人未復，瘡大國方懲。忽念耒耜閑，為民保丘塍。 

百縣伐鼛出，夜半廢曲肱。吾儕愧祿廩，遊衍事鞍乘。 

晁子漢公孫，新去司馬丞。出幹大農部，才術見嗟稱。 

我坐廣文舍，七年讀書燈。結髮入場屋，肯謂河難憑。 

爾來觸事短，癡甚霜前蠅。世味極淡薄，不了人愛憎。 

惟得一巵酒，尚能別淄澠。所以對樽俎，未曾聞斗升。 

酌我良已多，狂言恐侵陵。暮雲吞落日，歸鳥求其朋。 

冷官僕馬瘦，及門鼓騰騰。35 

此詩比諸第一首流暢，詩夾有敍述、評論、抒情，對於治河政策加重人民的勞役有

詳盡的描畫，抒情則沒有激蕩之態，對於世態炎涼似乎了然於胸。詩中表達了黃庭堅對

「冷官」作諫的功效有所保留，及對統治者流露出不滿之情，但還未至於有怨怒的情

緒。黃庭堅對於蘇軾因「怒鄰罵坐」而惹詩禍是有所認識的，曾不客氣批評蘇詩這方面

的缺點。其詩風和蘇軾呈外放式的風格有異，這和黃庭堅對於政治現實的認識是有密切

關係的。 

黃庭堅的詩歌不單關注內政，對於外交，亦有所著墨，但也呈隱晦特色。〈和謝定

公河朔謾成〉其三曰： 

直令南粵還歸帝，誰謂匈奴不敢王。 

願見推財多蔔式，未須算賦似桑羊。36 

澶淵之盟是真宗皇帝在有利的軍事形勢下求和的結果，盟約訂立後，宋室一直以被動的

狀態屈辱於遼國，熙寧八年（1075），為了牽制西夏，神宗在王安石的支持下，割地與

遼，黃庭堅此詩即針對此問題，指出這種行徑只會助長敵方意氣，並非良策。他引用漢

朝卜式（生卒年不詳）散家財以救國家抗外夷的典故，說明王安石此舉不能模擬；轉而

言免役錢等新法，用漢代桑弘羊（前152-前80）以鹽、鐵為國營的史事，指出此舉雖為

國庫帶來收入，但終歸卻只備漢武帝開拓疆土之用，對民生無甚益處。詩的後二句各用

一典，諷喻時局，但不直說，讀者需細細推究。「推財」「算賦」用字又見其「點鐵成

金」的努力。又見其七： 

蛛蒙黃畫屏初暗，塵澀金門鎖不聞。 

六十餘年望琱輦，赭袍曾是映宮槐。37 

                              

35. 黃庭堅著，任淵注：《黃庭堅詩集注‧外集》，第3冊，卷6，頁939-940。 

36. 黃庭堅著，任淵注：《黃庭堅詩集注‧外集》，第3冊，卷4，頁863。 

37. 黃庭堅著，任淵注：《黃庭堅詩集注‧外集》，第3冊，卷4，頁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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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八： 

百里棄疆王自直，萬金捐費物皆春。 

須今牧馬甘踰幕，更遣彎弓不射人。38 

都反映出相同的特色。 

 

五. 不怨不怒到參禪悟道 

從不怨不怒到參禪悟道的轉向，其中一個促動原因，亦乃因為經歷政治風波，其詩

歌作品主題變得極少正面直涉政治，詩藝上則更專注於詩法的探討。其詩歌中以佛釋自

遣的痕跡也變得明顯，這和王安石、蘇軾等人的轉變很類似，亦說明北宋中後期，隨著

黨爭的加劇，政治變化給詩人的打擊促使詩風的轉向乃其中一個普遍規律。 

黃庭堅有詩〈寂住閣〉云： 

莊周夢為蝴蝶，蝴蝶不知莊周。 

當處出生隨意，急流水上不流。39 

此兩詩寫於新黨推治「神宗實錄案」後，時黃庭堅待罪畿縣陳留（今河南省開封市陳留

鎮），取寓居的二閣名為「寂住」、「深明」，這是其中一首，借述己懷。詩用「莊周

化蝶」典故和佛釋「相實」的思辨，寓意物我同化，隨緣處世。黃庭堅以不變觀之，明

白到物理恒常，物相的短暫變化只是皮相之象，無需介懷。詩表現出詩人的澹定、冷

靜，抒情中充滿理趣。 

又其〈夢李白誦竹枝詞三疊〉云： 

一聲望帝花片飛，萬里明妃雪打圍。 

馬上胡兒那解聽，琵琶應道不如歸。 

竹竿坡面蛇倒退，摩圍山腰胡孫愁。 

杜鵑無血可續淚，何日金雞赦九州。 

命輕人鮓甕頭船，日瘦鬼門關外天。 

北人墮淚南人笑，青壁無梯聞杜鵑。40 

詩寫於黃庭堅責授涪州別駕後，此時的黃庭堅，歷經政治坎坷，心中難免產生痛苦之

情。詩歌以抒情為主，但寫得「抑鬱頓挫」，頗具悲苦之思，如從黃庭堅的不怒不怨詩

論觀之，則又說明其理論和創作間中也存在差距。這亦側面說明初遇政治風波後的詩人

心境畢竟難以平衡，起伏不定。移黔州後，無奈之中，詩人發出感喟： 

冥懷齊遠近，委順隨南北。歸去誠可憐，天涯住亦得。41 

                              

38. 黃庭堅著，任淵注：《黃庭堅詩集注‧外集》，第3冊，卷4，頁865-866。 

39. 黃庭堅著，任淵注：《黃庭堅詩集注》，第2冊，卷11，頁418。 

40. 黃庭堅著，任淵注：《黃庭堅詩集注》，第2冊，卷12，頁421-423。 

41. 黃庭堅著，任淵注：《黃庭堅詩集注》，第2冊，卷12，〈謫居黔南十首〉之五，頁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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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前韻謝子舟為予作風雨竹〉有句云： 

吾聞絕一源，戰勝自十倍。榮枯轉時機，生死付交態。42 

從中又見黃庭堅抱道而居的處世態度。 

又見其〈次韻答斌老病起獨遊東園二首〉： 

萬事同一機，多慮乃禪病。排悶有新詩，忘蹄出兔徑。 

蓮花生淤泥，可見嗔喜性。小立近幽香，心與晚色靜。43 

主人心安樂，花竹有和氣。時從物外賞，自益酒中味。 

斸枯蟻改穴，掃籜筍迸地。萬籟寂中生，乃知風雨至。44F 

詩作於哲宗元符二年（1099），時黃庭堅貶於黔州。寫出一位歷經政治風波的老者看

通世事物理。行文中頗見「以才學為詩」的特色，除了用《楞嚴經》及《傳燈錄》典

以說明多慮多失、不如守一的哲理外，復以「蓮花」象徵，意指萬物本無分別，優劣皆

出一轍。末句「晚色」更語帶雙關，一指黃昏，一指自己的心境，頗堪玩味。第二首頗

有杜甫詩「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意趣：謂如果能靜心觀物變，順道娛情，必能

得物外真趣。萬物正是在人們不經意的寂靜中茁壯生長。也就是說，天地無言，下自成

蹊，緣生而滅，乃自然之道。「斫枯蟻改穴，掃籜筍迸地」句，在用字選材方面有點突

兀，和整首詩的淡然顯得有點不協調；但從理趣方面言，又成了矛盾的統一，這也是黃

庭堅詩的一大特徵。此兩詩涉理趣、抒情，而去散文化，是黃庭堅具「詩味」的典型作

品。其詩風有似王維，但奇崛瘦硬又和王維大異其趣。其深刻的內涵在黃庭堅早期的

作品中不曾多見，當中除受理學影響外，政治生涯的驟變是其中一個分野的關鍵。 

又〈顏徒貧樂齋二首〉云： 

衡門低首過，環堵容膝坐。四旁無給侍，百衲自纏裹。 

論事直如弦，觀書曲肱臥。饑來或乞食，有道無不可。45 

小山作友朋，義重子輿桑。香草當姬妾，不須珠翠妝。 

鳥烏窺凍硯，星月入幽房。兒報無炊米，浩歌繞屋樑。46 

徽宗崇寧二年（1103），黃庭堅因作〈承天院塔記〉，被羅織「幸災謗國」罪名，貶至

宜州，蘇門四學士與三蘇文集悉被焚毀。47 歷經多番政治升降的黃庭堅，其心境極為平

靜。以讀書為樂，儘管無炊米可煮，依然浩歌自得，守道自足。晚年詩風「奪胎換

                              

42. 黃庭堅著，任淵注：《黃庭堅詩集注》，第2冊，卷12，頁453-454。 

43. 黃庭堅著，任淵注：《黃庭堅詩集注》，第2冊，卷13，頁459。 

44. 黃庭堅著，任淵注：《黃庭堅詩集注》，第2冊，卷13，頁460。 

45. 黃庭堅著，任淵注：《黃庭堅詩集注》，第2冊，卷18，頁634。 

46. 黃庭堅著，任淵注：《黃庭堅詩集注》，第2冊，卷18，頁635。 

47. 黃以周等輯注：《續資治通鑒長編拾遺》（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崇寧二年四月乙亥條，卷21，

頁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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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澹然天成，思想性強，和中年的刻意而為截然不同，而與其「不煩繩削而自合」、

「更無斧鑿痕」的詩學觀是一致的。這種排遣情懷的方式實質上是一種在政治現實下無

可奈何的辦法，北宋詩人在貶謫生活中亦流露出歸隱的念頭，但除初期的晚唐派詩人

外，真正退出政壇而歸隱的詩人少之又少，其一生在政治進退之間浮沉的詩佔大多數，

而釋、道和儒家思想的互補格局正好為其提供一個精神上的避難之所。詩人在歷經政治

變化後，往往將其注意力轉向，促使其詩風出現內涵和風格上的新變，紹聖前黃庭堅認

為詩歌論政應該溫柔敦厚，經烏台詩案的有驚無險和修史罹禍後，更堅定了這看法。 

又見〈次韻楊明叔見餞十首〉其九云： 

松柏生澗壑，坐閱草木秋。金石在波中，仰看萬物流。 

骯髒自骯髒，伊優自伊優。但觀百世後，傳者非公侯。48 

和〈新喻道中寄元明用觴字韻〉： 

中年畏病不舉酒，孤負東來數百觴。 

喚客煎茶山店遠，看人秧稻午風涼。 

但知家裏俱無恙，不用書來細作行。 

一百八盤攜手上，至今猶夢遶羊腸。49 

詩的內容淺顯易明，風格悠然淡雅，去盡蕪華。今人蕭慶偉評謂：「不作奇語，不事雕

琢，而致思高遠，已入平淡而山高水深之境。」50 道出黃庭堅的詩境變化。 

黃庭堅在〈與王觀復書〉其二所云的「簡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的「無

斧鑿痕」之境51 可作為紹聖以後其詩風的最佳注腳。其發展和黃庭堅熙寧、元豐、元祐

年間詩歌的「用語生硬」、「雕琢功多」貌似背道而馳，事實上亦乃一內在的發展邏

輯，這其中，政治因素的促動不可忽視。 

世人論其詩，批評其流於「形式主義」，短於言情、艱澀難懂，徒得杜詩韓詩的皮

毛而沒有繼承其現實主義精神，其實是很難一概而論的，要分開不同時期來加以審視。 

元好問「論詩三十首」之二十二嘗評謂： 

奇外無奇更出奇，一波纔動萬波隨。 

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卻是誰？52 

古今學人對此詩的解釋不盡一致，鄧昭祺對此進行了詳盡的箋證，認為清人鄭獻甫對本

詩的解釋最為簡明扼要：「首二句言江西社之毛病，第三句還山谷詩之本領，第四句言

自己之倔強。語本明順，毋庸解釋。」53 又謂：「遺山的『一波纔動萬波隨』，卻是用

                              

48. 黃庭堅著，任淵注：《黃庭堅詩集注》，第2冊，卷14，頁501。 

49. 黃庭堅著，任淵注：《黃庭堅詩集注》，第2冊，卷16，頁593-594。 

50. 蕭慶偉：《北宋新舊黨爭與文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 年），頁 279。 

51. 黃庭堅著，劉琳等校點：《黃庭堅全集‧正集》，卷18，頁470-471。 

52. 元好問著，施國祁注：《元遺山詩集箋注》（臺北：世界書局，1964年），頁531。 

53. 元好問著，郭紹虞箋：《元好問論詩三十首小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 年），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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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象徵一呼百應、風起雲湧地跟隨別人的作詩風氣。」54 對於黃庭堅詩之「奇」的得失

參半，這裏不煩多言，純從詩藝層面而言，山谷詩之「本領」在宋代詩人中誠乃最為突

出之一，其人則呈一代詩宗的主盟角色，詩到蘇黃時代雖不可謂「盡」，但誠如《後村

詩話》謂：「元祐後，詩人迭起，一種則波瀾富而句律疏，一種則鍛煉精而性情遠，要

之不出蘇黃二體而已。」55 卻也接近詩壇的實況。至如《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二所

載： 

余讀豫章先生傳贊云：「山谷自黔州以後，句法尤高，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

作，自宋興以來，一人而已矣。」此語蓋本呂居仁〈江西宗派圖敘〉而言。

〈敘〉云：「國朝歌詩之作或傳者，多依效舊文，未盡所趣，唯豫章始大出而力

振之，抑揚反復，盡兼眾體。」56 

曰「一人而已矣」、「盡兼眾體」又未免揚之太過（按：關於古代詩話、牌文、吊辭等

有關詩評的內容，雖具資料價值，往往帶有主觀性，尤其是後兩者，交情、奉敕等因素

發揮很重要的影響，因而當引用這些資料時，還需加以鑒別。）評論較為中肯而具有詩

史史識者，則如嚴羽《滄浪詩話‧詩辨》所云： 

國初之詩，尚沿襲唐人，王黃州學白樂天，楊文公、劉中山學李商隱，盛文肅學

韋蘇州，歐陽公學韓退之古詩，梅聖俞學唐人平淡處。至東坡、山谷始自出己意

以為詩，唐人之風變矣。山谷用工尤為深刻，其後法席盛行，海內稱為江西宗

派。57 

黃庭堅的詩學詩藝成就俱高，北宋以後，影響深遠。但過份追求詩法，走上斧鑿痕

跡太深的詩路，追究其中原因，不能忽視政治直接或間接促成的關係。同時，亦不能怱

視，「宋詩的轉變，除了是刻意的掙破傳統，偏離唐詩，求取創新外，還受到理學發達

的影響。」58 愈到後期，尤其是在黃庭堅等江西詩人的身上，影響愈益明顯。 

 

六. 結 語 

作為一位典型的儒士型、政治型的詩人，黃庭堅表現出與王禹偁、范仲淹以來一脈

相承的積極參政精神，其詩歌涉及範圍亦廣，內政外交皆有識見，批評王安石新法亦能

切中要害，但對新法的諷諫，雖有激越不平的情緒，總體上則表現出敦厚穩健的詩風。

烏台詩案後至被貶黔州前，乃其詩風轉變的緩衝期，詩風已呈奇崛瘦硬，用字用句朝

著「無一字無來歷」的方向進展，散文化特色消退，詩風呈深晦的特色。詩寫得崛硬但

並不激怒，由於好用典故，不易解讀，其直接論政的力度有所減弱。 

                              

54. 鄧昭祺：《元遺山論詩絕句箋證》（香港：當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頁295。 

55. 劉克莊：《後村詩話》（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81冊），卷2，頁7。 

56. 胡仔：《漁隱叢話‧後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80冊），卷32，頁13。 

57. 嚴羽：《滄浪詩話‧詩辨》，載何文煥輯：《歷代詩話》，下冊，頁688。 

58. 吳淑鈿：《陳與義詩歌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第一章，〈緒論〉，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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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黨爭的加劇，政治變化成為詩風轉向的一個原因。三教思想的盛行，又為其詩

歌提供援道說禪的契機。其後期詩歌主題變得極少正面直涉政治，於詩藝上則更專注於

詩法的探討，其中如「點鐵成金」、「奪胎換骨」、「化俗為雅」、「無一字無來處」

等主張，影響深遠。其詩歌中以佛道自遣的痕跡也變得明顯，這和王安石、蘇軾等人的

轉變很類似，呈現出儒家安貧樂道、道家瀟灑放曠、佛家隨緣而安的思想特色。晚年對

政治呈冷感狀態，詩歌自抒性情以排遣情懷，「奪胎換骨」、「不煩繩削而自合」、

「更無斧鑿痕」，和前期的刻意呈兩極化。 

黃庭堅卒於崇寧四年（1105），崇寧元年（1102）後的全面文禁，對其詩歌創作造

成的影響有限，故其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治現實。黃庭堅今存詩1338首，其中108

首政治詩，佔百分之八，絕對數不多，但於江西詩人群中已算是最為突出的，在時人普

遍「諱言詩」的北宋後期，可說明政治詩禁而未絕。然而，從江西詩人群的總體作品量

觀之，北宋政治詩的創作至此時期顯然給人以日薄西山的印象。      □ 

 

 

 

 

 

 

 

 

 

 

 

 


